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史，慈善是人民

众多美德中瑰丽的一部分，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精
神和行为遍布于社会历史当中。在中国古代社会，慈
善可以大而化之地分为官方慈善和民间慈善两种，

基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特点，家族、宗族内的慈善是民
间慈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族慈善的思想基础
主要是基本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儒家思

想中的“仁者爱人”等核心思想、慈善理念指导和支
撑了宗族慈善。

一、儒家思想中蕴含的慈善理念

慈善二字合成使用最早见于佛教经典，之前均

单独使用，各自表达。许慎《说文解字》释义“慈，爱
也”，“善，吉也”。“慈”字以心为底，当为发自内心的
品质，“善”字从羊，当有吉祥美好之意，“慈善”即为
仁慈、慈爱、善良、美好，这种优秀德行在我国源远流
长，与儒家核心思想“仁者爱人”庶几相近，亦可认为
慈善是植根于仁爱之树上的花朵，儒家思想正是慈

善理念的本根。
（一）儒家仁爱思想是慈善的理论支撑

儒家思想的内核是“仁”。孔子解释“仁”就是“爱
人”，将“仁”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并围绕“爱
人”的内涵，构建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体系。他强调
“孝”“悌”，从家庭伦理出发，联系家国，意图以血缘

宗法为基础建立社会的普遍伦理。孟子说：“君子以
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
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1]卷八并且用“仁，人之
安宅也”[1]卷七说明仁的重要性，是人安身立命处身社
会的方式。孟子还将仁爱发展为“仁政”，“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1]卷十四，把仁爱推广到国家思想、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仁爱理论脱胎于本就
善良仁爱的民族，又最长久地教化浸润这个民族的

心灵，推动个人和社会常怀悲悯之心、仁爱之情，成
为慈善最深层的道德根基，为慈善提供了理论支撑，

成就了历代扶危济困、救贫助弱的慈善行为。比之后
起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儒家思想

无疑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士绅阶层，成为人们从

事宗族慈善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孟子提出的性善论是慈善的心理基础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通过“乍见孺
子将入于井”的情境假设，人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的共同心理活动论证了性善论。人生来是性善的，具
有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 ”[1]卷三。这是人类固有的天性，皆是本性使然的
选择，不是后天赋予的。这本心纯然的向善选择是慈
善的心理基础，在天灾人祸灾荒面前，在鳏寡孤独废

疾之畔，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成为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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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举的心理动因。
（三）儒家“泛爱众”“民胞物与”思想设定了慈善
的受众范围

《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
思是要求人们按照血缘亲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对

待方式，“亲亲”是“仁者爱人”的起点，很多人认为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缺陷，是差等之爱，但事实上

整个人类社会都在遵循着这样依血缘远近承担不

同责任的原则，本就无可厚非。而且儒家在“亲亲”
之外，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2]4，孟子讲“亲亲而
仁民，仁民而爱物”[1]卷十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1]卷一，将仁爱对象的范围不断辐射
拓展、推而广之，展现出一幅大同的理想图景。宋代
理学家张载更提出“民胞物与”思想，发展了“泛爱
众”的仁爱理念，将受众扩大到全天下。“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
颠连而无告者也。”[3]231“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同胞、为
家人，尊高敬长，慈育孤幼，以体恤照顾弱势群体为

自己的社会责任，丰富了儒家的慈善理念，这也是历

代社会慈善所主张遵循的原则。宗族慈善基本处于
依血缘关系“亲亲而仁民”的层次，扶助范围有限但
内容较为固定，目的更为明确。
（四）儒家理想人格是慈善士绅的价值追求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君子”这一词汇出现
高达 107次之多，无疑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
的代名词。君子是仁者，是仁义礼智“四德”的拥有
者；君子恒存道德之心，不断反躬自省，追求道德

的更高境界；君子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2]83-8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41；君子是
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风，必偃”[2]180。君子的德行像风一般吹拂百姓的
德行，百姓的德行便像随风倒伏的草一样枝附影从。
君子人格也是进行慈善实践的士绅的价值追求。中国
的士绅阶层是君子人格的忠实践行者，他们“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卷十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4]320，充满家国情
怀，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人生最高目标，在
这远大的抱负中，仁爱、慈善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因而
不停求索，在善德善行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五）儒家历代义利之辨激励了慈善士绅的重义

热情

义利之辨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提倡

“仁”相符合，儒家以“义”为先。孔子推崇义，“君子义
以为上”[2]275，并将义利之辨应用于区别君子和小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47。孔子重义却也能客观
对待人们的逐利行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42，
但他也强调，“见利思义，见危授命”[2]210，才能成为一
个趋于完美的人。孟子在与梁惠王问对时说：“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卷一荀子的义利观也基本相
同：“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5]卷四对义利
的观点都是重义轻利。西汉大儒董仲舒指出：“天之生
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
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6]卷九认为义利辩证共
生，不可或缺。南宋大儒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
一义”[7]卷二四，他说，“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
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8]卷五一，“义之和处
便是利”[8]卷六八，要求求利不可害义，如果利与义相违
背，应当舍利取义。历代义利之辨都为当时社会提供
了价值指引，产生了很多具有或义重于利、或义利并
重的财富观的善人善举。以明清之际为例，当时商业
发达，涌现了很多巨富，而他们“见利思义”，为乡里
修桥铺路、施粥救济、援建书院，以义导利，将财富作
为实现义的渠道、手段。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代宗族慈善

宗族指同宗同族之人，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形

成的有组织、有共同意志的社会群体。宗族成员以血
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宗族成员间

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
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历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宗族慈善的实施是有

章可循的。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按月次记载了当
时家族事务详尽的常规安排，救济赈赡的相关内容

顺理成章列于其中，时间、对象、事务、原则均有掌
控。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
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9]28，每年于春耕
之前、青黄不接之时按照“自亲者始”的原则，以九族
为范围救济穷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
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9]65；十月，“五谷既登，家
储蓄积，乃顺时令，勅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

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

敛，无相逾越”[9]68。每年的九月、十月，宗族内要集中
对孤寡老病进行救济，帮扶无力丧葬的贫户完成理

丧事宜。救济对象仍然遵循以远近贫富相区分，先近
亲后远亲的原则，目的在于内部原则统一，避免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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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纷争。历代宗族慈善在史书中都颇有记载，虽内
容效果不尽相同，但所遵循的儒家慈善理念是大体

一致的。
两汉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想，上

层将仁义安民作为重要责任，宗族作为政府与社会

成员之间的重要纽带，在慈善救助中体现的也是这

样的思想。不论灾荒之年还是日常社会生活，两汉宗
族救助已经成为民间慈善的主体，承担着救灾济贫、
收埋枯骨、收养孤寡等责任。西汉著名羊倌儿卜式，
少年时“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
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
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
矣”[10]卷五八。正因有这种重亲轻财的品质，卜式后来才
能仗义疏财，献产助边，报效国家，践行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南阳大
饥，米价暴涨，“情同朱张”典故的主角、一诺千金的
朱晖散财同宗以救饥馑，“（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
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11]卷四三。东汉汝南平
舆人廖扶，据说擅长推演占卜之术，“逆知岁荒，乃聚
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

收者”[11]卷八二。南阳人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
收养孤寡”[11]卷二一。这些宗族救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减少损失、敦睦亲族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尽管此时
佛道慈善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儒家的忠孝等基本伦

理在国家治理、宗族团结中更为必要和深入人心，因
而宗族慈善理念仍然以儒家为主，常有宗族乡党聚

众结坞以求自守自保的状况, 发挥了很重要的基层
维稳作用。见于记载的同宗慈善救济也很多。曹魏大
臣温恢 15岁那年，送父亲遗体回归乡里，当时的家
中颇有余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一朝尽散，振
施宗族”，将家财尽数周济给了族中需要帮助的人，
“州里高之，比之郇越”。[12]卷一五东晋祖逖，“轻财好侠，
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

乡党宗族以是重之”[13]卷六二。刘宋严世期，家境殷实，
乐善好施，除了救济宗族乡里还养老助葬。“同县俞
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

世期衣饴之二十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
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器殡埋，

存育孩幼。”[14]卷九一萧梁时，徐勉身居尚书仆射，为清
要之职，“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
亲族之贫乏者”[15]卷二五。北魏时，张烈功勋卓著，孝文
帝任命其为陵江将军、顺阳太守，后因母亲年老辞官

归家奉养，10多年间，“频遇凶俭，烈为粥以食饥人，
蒙济者甚众，乡党以此称之”[16]卷七六。尽管此时的宗族
救济所惠有限，但得到扶助者勉强可以苟安于乱世，

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唐代重视亲族相恤，史书中不乏宗族赈济的记

载。唐初名相王珪“少孤且贫，人或馈遗，初无让。及
贵，厚报之，虽已亡，必酬赡其家”，因少时受他人恩
惠，力所能及后多以仁善待人，对宗族之人也多有

照顾，“宗族匮乏，周恤之，薄于自奉”[17]卷九八。唐高宗
永淳初年，关中大旱，民间饥馑，时任乾封尉的裴守

真把所有俸禄拿出来供养亲族，自己过着艰苦的生

活，“尽以禄俸供姊及诸甥，身及妻子粗粝不充，初
无倦色”[18]卷一八八。
宋代重视风俗教化，在帝王诏令中强调贯彻儒

家仁政思想，官僚士大夫重整宗族制度，宗族慈善蓬

勃发展，作用更加突出。最著名的是范仲淹创设的范
氏义庄。范仲淹乐善好施，于宋仁宗年间，“置义庄里
中，以赡族人”[19]卷三一四。他在平江府购置良田 10余
顷，设立义庄，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
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20]153。义
庄以同姓宗族成员为施惠对象，内容包括口粮、衣
料、嫁娶、丧葬、借居、借贷等几乎所有生活问题，此
外还设有义学资助本族贫寒子弟学习，对学业优异

而取得功名者多有奖励。范仲淹亲自订立义庄规矩
13条以制度永续义庄的经营，并规定从宗族中选择
一名子弟负责。其子孙后代又数次续订修订规矩，范
氏族人也不断继续捐助，使得范氏义庄虽几经沉浮，

但都得以挽回，到清朝宣统年间，仍有田产 5 300
亩，创造了一个慈善奇迹。范氏义庄被很多官员士绅
争相效仿，从宋代开始，义庄、义田、义学层出不穷，
制度化救济蔚然成风。义庄义学等组织的兴起反映
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
国忧民情怀和慈善理念，他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
的代表，知行合一践行着他的人生追求。
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空前繁荣，宗族慈善也

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迅猛发展，名门望族大多有自
己宗族的义庄。义庄的族田数量越来越多，救济范围
越来越广，规矩制度越来越严密，组织管理越来越完

善，每个义庄都有自己的成文规约，较大力度地保障

了族人的生存发展，培养出了很多足以为宗族表率

的优秀子弟。国学大师钱穆幼年家境贫苦，就是靠着
义庄的救济入学读书的。此时宗族慈善的局限性仍
然在于以血缘亲疏区分救济层次，将救济范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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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族之内，好在其他民间慈善对此不足有所弥补。
历代宗族慈善活动像流水一样沟通宗族内部成

员，富户出资救济贫户，实现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带

来心理的平衡和生活的稳定，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促进了宗族的进一步发展。

三、现代社会宗族慈善再思考

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

间层承载了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但近代以
来由于国家社会的重大变化遭到严重批判和打击，

碾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随着环

境的转变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但

现代宗族与传统宗族的构成、理念和功能已经迥然
不同，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衰退。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夸
大宗族慈善的功能、倡导宗族慈善是不合时宜的，但
是将宗族慈善的有益部分择选出来应用到现代慈善

事业中则是可行有效的。
（一）宗族慈善中承载的儒家理念也是现代慈善

事业的思想基础

宗族慈善以仁爱为基，承载着儒家发自“不忍人
之心”的所有慈善理念，为古代社会慈善活动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支撑。慈善理念的内在追求和价值理想
良性地影响着当时的君子士绅和社会生活，使宗族

慈善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稳步向前的发展。两千
年渐进的思想浸润会深入人心凝成共识，慈善理念

和方式也必然要适应自己的社会文化，才能生根发

芽具有接受度，所以，即使是在慈善事业大兴勃发的

今天，儒家的“仁爱”“恻隐之心”“民胞物与”“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慈善思想和理念仍然
具有发挥的空间，应该成为现代慈善事业最深层的

思想文化根基。
（二）宗族慈善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同样适用于现

代慈善事业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国家是密不可

分的整体，“小家”和“大国”同呼吸共命运，家国情怀
流淌在每个国人心中。家庭也是中国伦理体系的中
心，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源自家庭伦

理。由个人组成家庭，家庭构成宗族，然后再到国家，
儒家“个人—家庭—宗族—天下”的治世理路适应
了这种社会认知，又从社会治理层面巩固了这种认

知，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理念在传统社会被广泛认
可，视为合情合理。这和现代意义上慈善事业所秉持

的公平、公正、公开、平等、效率等理念有着相当的差
异，现代慈善在这样以血缘或地缘为亲疏的社会环

境下也难以完全落地，所以应该探索一条适应中国

伦理环境的社会慈善模式。以建设具备现代理念的
制度慈善为目标，在过程中亦不背离“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推己及人的传统
慈善路径，尊重国人广泛认同的家与国、个人与社会
的内在逻辑，但摒弃对慈善对象的差别对待，将其视

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推进，建设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的有序社会慈善。
（三）领导者或慈善家的道德观对现代慈善事业

同样至关重要

历史上的宗族慈善都有一个领导者，基本上都

是儒家的士人君子，慈善基于他们的道德思想，体现

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他们身负儒家学养，仁爱理解
更为深刻，有的还有过为官执事的经验，因着学识和

经历的优越眼界见识自然优于常人，以天下为己任

的社会责任感也更为强烈。于是，他们走在了慈善救
助的前列，甘愿付出时间、精力和物质去济世救人、
抚慰人心，但个体的力量毕竟是单薄的，远不能完成

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因而，还要建设有组织、
有规约、能传承的宗族慈善，把仁爱之心长久有效地
化为善举义举，施惠于族人。范仲淹如是，历代主持
宗族慈善事务的士人君子亦如是。我国慈善事业正
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虽然制度完善、管理
规范是发展目标，但对领导者即顶层设计者的道德

观要求也绝对不可轻忽。对他们的道德伦理要求和
对慈善组织一样，既要注重基于公平公正的规范伦

理，也不能将传统慈善所依赖的个人德性弃如敝履，

二者对于慈善事业及其领导者而言都应该处于鸟之

双翼、车之两轮的地位。领导者是慈善组织的灵魂，
以个人德性发起慈善活动，以规范伦理为慈善构造

必要而合理的制度。如同古代士人君子的道德观对
宗族慈善的影响一样，现代领导者的道德观对于慈

善事业同样至关重要。
（四）现代宗族慈善要适应时代变革实现理念和

管理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由

北而南，复兴程度渐次加强，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

甚。但时移世易，现代宗族与传统宗族有了较大的区
别，文化意义往往大于政治、经济功能，在宗族慈善
方面基本体现为宗族基金会和家族企业慈善。宗族
基金会的基本职能是筹集善款用于资助本族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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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架桥等公益建设。家族企业慈善近些年来发展
势头迅猛，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和进行社会慈

善。宗族慈善与所处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是
现代社会慈善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目前的发展不管

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机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
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变革，宗族慈善既要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伦理，又要与时俱进，适应时

代变革的需要，汲取现代管理方式、规范制度中与宗
族管理相契合的先进理念，革除宗族制度旧有的一

些弊端，运用适宜的方式建设新式宗族慈善，达到宗

族财富和慈善传承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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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Clan Char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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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n cha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ancient social charity, which played a grea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t that time. Kindheartedness, the core idea of Confucian and other concepts
of charity in Confucian, which runs throug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guided and supported the clan
charity. Even today, these ideas and methods of clan charity can still play some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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